


目   录  
第一章  一九六五年的北京江湖 ...................................................................... 1 

第二章  两个男人之间的密室决斗  ............................................................... 34 

第三章  一个玩儿主首领的诞生 .................................................................... 86 

第四章  南北城玩儿主大混战  ...................................................................... 130 

第五章  被刺四十八刀，周奉天死了  ......................................................... 173 

第六章  通缉：京城第一玩儿主！  ............................................................. 209 

 

  



第一章  一九六五年的北京江湖  
1 

小六子今天的手气不错。从菜市口登上 5 路无轨电车，一站地还

没到，他已经捅出了两份 “天窗 ”（小偷、扒手使用的切口，指偷窃对

象上装的上衣兜）。  

把货在衣袋里洗一遍，凭着手感，他准确地确定了货的价值：一

张通用交通月票、十尺布票和七元五角零三分人民币。其中，有一张

五元的大票。  

有些日子没见过大票了，六子预感到，今儿个错不了。出家门的

时候，他占过一卦，二分的钢镚子连着三次都是国徽朝上，天安门保

佑，能生财免灾。玩儿主（黑社会团伙中的上层成员，一般不直接从

事扒窃活动）都信这个。  

他洗完货，留下了七元五角钱，两个空钱包连同布票和那三分钱

顺手就塞进了一位抱孩子的妇女的书包里。那个孩子恐怕也就是一岁

多点儿，挺胖，直冲他乐，又是个好兆头！  

在西单 “又一顺 ”挺阔气地吃了顿早点，六子又登上了大 1 路公共

汽车。这趟线上外地人多，腰里多少总有几个钱，而且一到北京就犯

晕，傻呵呵地等你往外出货。  

两个来回下来，六子又到手了二十几元钱。中午得犒劳自己一顿，

还是到 “又一顺 ”，不为别的，就图那个 “顺 ”字。六子是条汉子，吃得

了苦，也享得起福。连着几天吃窝头、喝凉水的时候有过，约着三朋

四友进馆子海吃海喝的时候也不少。今天这顿饭他也不想自己闷吃，

那没味儿。能碰上谁就好了，当然最好是个 “姐们儿 ”。  

今天是怎么了，想什么来什么！在西单路口没站上五分钟，六子

就看见钱惠正在长安戏院门口转悠呢，大概正没饭辙（吃饭的钱）呢。

这姐们儿穿着海蓝色的瘦腿裤，大花格的纺绸衬衫，门儿里人一看就

知道是干什么的。  

小六子和钱惠住在一条胡同里。街坊们没人拿正眼瞧她，小六子

也就跟着看不起她。可是暗下里，六子又挺愿意和她说话。这姐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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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子（五官、脸盘）不亮，条儿（身材、身条儿）却不错，两个奶子

挺大，把衬衫撑得鼓鼓的，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  

六子今年十六了，还没砸过圈子（圈子：与黑社会团伙成员厮混

的青年女性。砸圈子：与圈子发生性行为），可他挺想的。上初二的

时候，扒过一回女厕所的窗户，什么也没看见不说，还让人家给逮住

臭揍了一顿。为这件事他进了工读学校，在那里，学会了一手出货的

绝活。  

“六子，今天手气不错吧？给姐姐买双鞋穿吧！ ”钱惠塞了一嘴扒

羊肉条，油汁儿顺着下嘴唇往下淌。她用手背蹭了一下，说： “今儿

晚上，姐姐让你尝尝荤的。 ”  

“今天背运透了，一上午了，净是毛票，刚够这顿饭辙。 ”  

钱惠是头一次向他开口，按说，怎么着也得充一回阔。可是不行，

六子的钱必须给大哥留着，大哥有急用。  

“今儿是三号，事业单位开工资。下午姐姐陪你溜两趟，保准你

能碰上大货（扒手使用的切口，指钱财数量较大）。 ”  

钱惠是不懂装懂。5 路无轨沿线的中央机关都是三号发工资，每

月这一天的下班时间，佛爷（小偷、扒手）们都能把公共汽车挤满了。

玩儿主们也都在沿线各车站把着，等佛爷把货送到手里来。所以，小

六子从不凑这个热闹。  

见六子不吭声，钱惠就趴在他的肩膀上，小声地说：“天黑以后，

你找我去，我自己住在小西屋。 ”一边说着，一边用那对肥大的乳房

蹭小六子的胳膊，弄得小六子心里满当当的，糊里糊涂地就点头答应

了。  

吃过饭，六子带着钱惠登了两趟大 1 路，出了四份货，不到十块

钱。看看时间还早，就拐进中山公园。  

进公园时，六子还想动个心眼把这个圈子甩了。他实在不愿意再

上 5 路无轨了。中央机关大都在西单以北，那是北城玩儿主的地界。

他们要是碰上南城的玩儿主和佛爷，什么黑手段都能使出来，特别是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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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给了钱惠两块钱，说自己有点头疼，下午不想再练了。 

钱惠接了钱，很高兴，就拉着六子在大柏树树荫下的长椅上坐下，

刚坐稳，她就把他的手塞进了自己的衬衣底下。  

刚一触摸到那堆滑腻浑圆的肉团，六子的全身就像过了电，一股

强烈的欲念把五脏六腑填得满满的。这股欲念往上蹿，顶在嗓子眼上

出不来，火烧火燎的；往下，也出不去，憋得难受，没着没落的。  

六子恨自己窝囊，觉得应该像大哥那样熟练和有勇气。于是，他

就生硬地去扯钱惠的裤带，强行去探索女人的另一部分秘密。而那里

的究竟，是他在梦境中都描绘不清楚的。  

“别闹了，急猴子似的。”钱惠推开六子的手，说，“下午好好练活

儿，晚上……”  

费了半天劲儿才使自己平静下来，六子一下子觉得自己成了真正

的男子汉： “走，我露点绝活让你开开眼。 ”  

他没想到，也绝不会想到，这种明显的性冲动型勇气，竟惹出了

那么一场惊心动魄的大祸，差一点儿就要了自己的命。事情过去好久

以后，他还在骂女人是祸水。二十几年以后，六子已经是一名颇为阔

绰的餐馆老板了，每当他看到街角卖冰棍的那个名叫钱惠的半老太婆

时，总要奇怪：当年，自己怎么就会让她给迷住了呢？  

但是，六子是绝不会忘记这一天的，一九六五年二月三日。  

2 

张春生把留声机啪地关上，从桌旁站起身来，一碗炸酱面一动未

动地留在桌子上。他走到窗子跟前，又开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窗外，

什刹海沿岸那一团团的柳绿中，知了刺耳地鸣叫着。  

“王八蛋们！ ”他咬牙切齿地吐出一大串脏字眼，以发泄他对学校

以及学校当局背后那些人的仇恨。  

是的，他的高考成绩并不理想，本来也就没什么奢望，也没指望

着上北大、清华，能考上个专科学校也就烧高香了。所以他七个志愿

填报的都是一所学校，一所培养泥瓦匠的专科学校。结果呢，还是落

了榜，而比牛都笨的李国栋竟被录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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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然不能和李国栋比。人家上几辈子都是扛大个儿（指在码头、

车站上用体力搬运重东西）的，自己却不明不白地摊上了个胡子出身

的东北军官的父亲。东北光复那年，那杂种瘫在床上了，才娶了他妈，

春生却是两年以后出生的。一九五〇年春天瘫子死了，妈才和伺候瘫

子的马弁正式结了婚。六个月以后出生的妹妹名正言顺地是工人阶级

的后代，春生却一直是胡子的逆种。  

他忘不了那年春天的事。他因为一点小事和街坊的孩子打了架，

过后，妈带着他去登门道歉。话都说得好听着呢：  

“我们这孩子不懂事，回去就让我臭揍了一顿。春生，还不快向

你二哥认个错！ ”  

“那有什么呀？都是孩子，今天恼明天好的。您可千万不能打孩

子，老街坊了，谁跟谁呀？春生，以后还来玩啊！ ”  

话是甜的，心却是黑的。人还没走出院门，骂声就从屋里追了出

来：“你就这么不长眼，你能打得过人家？他爸爸就是胡子、土匪！”  

渐渐地，学校的同学、街道上的伙伴，都知道了他的土匪血统，

开始躲着他。而他，慢慢地也就真的以为自己的血管里奔流着某种野

性的血液了。他很少讲话，独来独往，却发狠地学习，玩命地打架。

人们开始怕他，越怕，他越打。  

一次，从德胜门外来了四条汉子，说是仰慕已久，想要领教。  

四条汉子像四条狼，从前后左右不断地猛扑上来，凶狠地踢打着，

轮番扇他的耳光。  

他没有还手，只是用流血的眼睛死死盯视着对方的眼，被打倒、

踢翻无数次，脸被扇肿了，可是眼睛仍死盯着对方，丝毫没有退让。 

这双眼睛把四条狼吓慌了。  

“我算看明白了，今天要是不把这小子废了，咱们哥儿几个早晚

得遭了他的手！ ”最后，一条汉子迅速地拔出刀子，照准他的大腿狠

狠地扎了一刀。  

他还是站着不动，用眼睛死死地咬住对方。血从刀口汩汩地流出

来，整条裤腿都是湿淋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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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子们张皇失措了。 “兄弟，你要是真有种，现在就给我一刀，

别等到以后给我来阴的。 ”持刀的汉子把刀扔在地上，绝望地说。他

的声音里已经带着哭腔了。  

春生捡起了刀，眼睛仍死死地盯着对方的眼睛，手却毫不迟疑地

把刀捅进了汉子的小肚子……  

三天以后，另一条狼正在人定湖公园与人对弈。他一个人一瘸一

拐地走到那条狼的面前，站住。狼一抬头，又看见了那双眼睛，吓得

一下子跪在地上，连声告饶： “大哥，兄弟我做错了，您是大人不记

小人过，抬抬手，放兄弟过去……”  

春生没有放过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给了他脸上一刀。  

第三条狼、第四条狼，都没有被放过。  

再以后， “土匪 ”的声名传遍了北城的许多街道和学校。十六岁的

时候，他已经是这一地区威名赫赫的 “大哥 ”了。  

但是，土匪真正确立自己在北城的地位，还是在今年春节的厂甸

庙会上。  

厂甸位于和平门外，是南城区的地界儿，也是北京解放以后全城

唯一保留的春节庙会场所。所以，玩儿主们之间不管有多大的仇隙，

在厂甸相遇，也绝不准动粗，这也成了规矩。  

南北城的老大们虽然水火不相容，但在庙会上见了面，也都井水

不犯河水，各玩各的，甚至互相抱拳一揖，算是道个吉祥。至于以后

再相见，大家拔刀相向，你死我活，也全与此无涉。  

一九六五年的春节是个太平年。百姓们吃穿稍微宽裕了一点儿，

玩儿主们的腰里也就跟着鼓了起来。年初三，各路玩儿主齐聚厂甸，

散心、摆阔。有主儿的圈子自然是跟着主儿去；没主儿的，也要三五

搭帮地去，比时髦，找主儿。  

大燕和小燕是北城两枝花，眼下都没有人挂着。  

大燕原来是有主儿的，没到十六岁就和 “地安门三只虎 ”中的老大

生过一个小妞。后来，大虎被判了刑，发到新疆去了。弟兄们都挺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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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逼着大燕给大虎守节，谁也不敢再去勾搭她。生过孩子以后，

大燕倒是更风骚、更迷人了。  

小燕千真万确是个没让老爷们碰过一指头的雏儿。小丫头长得水

灵，大燕领着她刚一出道儿，就被好几个有头有脸的玩儿主瞄上了。

不过，有手疾眼快的先下了手，撺掇着土匪收了她。  

土匪于女色上本没有什么瘾头，他怕羞。可是既然名气已经到了

这个份儿上，如果连女人都不敢沾手，被圈子吓着了，也显得太跌份

子，就有一搭没一搭地算是要了她。要是要了，可土匪从没有碰过她，

连面儿都很少照。但小燕却算是土匪的人了，在北城，就再也没人敢

招惹她了。小燕的心里觉得挺屈的，名分上不错，但没见着实的。  

两枝花在厂甸街上一露面，就招来不少人的注目。平头百姓瞧着

她们挺惹眼的，瞄两眼也就过去了，而玩儿主们一眼就能认出她们是

道中的朋友。这还不全在穿着打扮上，还有那两只眼，轻佻、放浪和

永远抹不掉的那股野气。  

“姐们儿，怎么放单了？我们哥儿几个也都孤着呢，一块儿玩玩

去吧，怎么样？ ”一个流气十足的小个子迎面拦住了大燕，挤眉弄眼

地调笑。在他背后，雄赳赳地戳着四五条汉子，一看就知道这些主儿

是南城的头面人物。  

“有什么玩的呀？我们姐妹还得去买东西呢！ ”大燕撒着娇，头忸

怩地垂在胸前，眼睛却往上翻，偷偷地瞄着那几条汉子。  

汉子们的头儿，一个挺俊气的小伙子见已经搭上了话，就走过去。

他伸手从棉大衣的口袋里抽出一厚叠票子，说： “玩什么不行呀？走

吧！走。 ”说着，他把票子掖进大燕的衣兜里，拥着她往前走。  

他的眼睛，却始终没离开小燕的脸。  

还没走出去几步，他就被虎视眈眈的地安门两只虎拦住了去路。 

“怎么回事呀，白脸儿？这姐们儿可是有主儿的！ ”二虎的话软中

带硬。  

白脸儿双手一抱拳： “是二哥呀，给您拜个晚年了。兄弟我是不

知者不为罪，人是你的，你带走，我绝不强求。不过，二哥总不能搂

  

6



着一个，挎着一个呀！”他把大燕搡给二虎，指着小燕，阴沉着脸说：

“这个丫头，我今天认下了，是我的干妹妹。我带走她，谁也管不着！”  

他手下的弟兄们呼啦一下围上来，把小燕护在中间。  

“带走她，我管不着。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一声儿，这朵花也是

有主儿的。这主儿，可不是好惹的！”说完，二虎抱抱拳，道声 “幸会 ”，

带着大燕走了。  

中午，白脸儿带着小燕和几个弟兄在前门 “老正兴 ”吃完饭，刚拐

进胡同口，就被一个人拦住了。小燕吓得浑身直抖，赶紧挣脱开白脸

的搂抱。  

从那双阴沉沉的眼睛里，白脸知道碰上了对手。他悄悄地把手伸

进后腰，那里，掖着一把刀。  

“你想干什么……”  

话还没有完全从嘴里吐干净，白脸就觉得腹部一阵灼热，一把七

寸刮刀齐根儿扎进了自己的小肚子。他还是拔出了刀，但是眼睛一黑，

身子一仰，栽倒在地上。地上，有一小片残雪，白净净的，但是很快

就被一股热血融化了。  

另一条汉子还在瞪着眼愣神的时候，刮刀冲着他的眼睛扎来。汉

子本能地往后一闪，刀刺穿了他的面颊，击落了半排牙齿。  

当刮刀刺向第三个人时，他及时地闪避开了，只是他的棉袄被刺

破，白花花的棉絮一下子翻了出来。这个粗壮的汉子一把抓住那只拿

刀的手，哀求道：“大哥，大哥，这不关我的事，真的……”说完，他

撒开腿没命地跑了。  

3 

他们到了西单，时间是五点整。  

在西单商场，小六子买了一把保险刀片。他把刀片掰断，留了很

小的一片儿含在嘴里。车上人挤人，又都穿得少，露皮露肉的，刀片

如果拿在手上，没准就得拉着谁。  

来了两趟车，放了过去。第三趟车进站时正好五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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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中门上了车，车到灵境胡同时，中组部机关下班的人群刚

好挤满了车站。  

他一上车就被小六子盯上了，除了他，别的人全部没戏，不是没

钱的，就是有两个钱，但却像护命似的护得紧紧的。只有这个四十多

岁的干部，你看他那个样子，一看就知道是个挣钱不管家的主儿。他

手里拿着一个黑色人造革小提兜，有提手不用，而是用手掐着拉锁口，

里面准有怕丢的东西。  

六子贴近他的身边，从嘴里取出刀片，麻利地割开提兜的底部，

然后把手从破口处伸进去。  

提兜里的东西不多，都是大件，眼镜盒、笔记本、玻璃水杯什么

的，还有一把折扇。有了！一个厚纸信封，错不了，里面都是五元的

大票，厚厚的一叠，有小二十张！  

他开始工作。这是个细活，急不得。六子的两眼漫不经心地望着

车窗外，但心思都集中在这两个指头尖上。首先得理顺那些东西的位

置，该出来的一定要出来，不该出来的绝不能动。当务之急是让信封

和眼镜盒倒个位置，换到下面来。  

一个手指头把眼镜盒往上顶，另一个指头引导信封往下走。千万

别着急，一点一点地往下蹭，行，成了；接着是让信封溜出提兜底部

的破口……停一下，不能再动！车到站了，是西四。  

车启动挺猛的，把那主儿闹了个趔趄，身子直往后仰，退了两大

步。六子也只能随着他往后倒脚。身子紧贴着身子，手还在提兜里，

紧紧捏着那个宝贝信封。  

糟，他把提兜换到右手了，六子的上身随着提包往右一歪，手指

顺势抽了出来。没辙，六子也得换干活的手了，好在两只手都练过。 

六子用衣襟掩护着左手，两个指头又摸索着伸进提兜。倒霉！那

把破纸扇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滑了下来，扇子头正好卡在破口处。而信

封就在扇子旁边，一个角已经露了头。六子用劲拉了一下信封，不成，

破口太小，又被扇子挡住了一大半，出不来。六子急得出了一身汗，

半天的活算是白练了。这不，已经到了护国寺，下站就是新街口。  

  

8



钱惠估摸着六子遇到了麻烦，挤过来准备搭一手。六子一个眼神

儿，她已经知道了自己应该干什么。趁着有人下车的空儿，她和六子

换了位置，朝那主儿嫣然一笑，两团软软的胸脯若即若离地贴在他的

膀子上。那主儿也回报了一个笑脸，身子不再乱动。  

六子的左手从他们两个人之间伸进去，工作起来便当多了。他神

色坦然，两眼定定地看着窗外，好像在想什么心事。  

底下，五个手指头却在拼命用力，一点一点地把破口裂大。  

先让扇子走出来，接住信封，然后再把扇子慢慢地顺回去，让它

挡住破口。要不然的话，提兜里的东西都会哗啦掉出来。活干完了，

钱到手了，六子突然慌乱害怕起来，仿佛手里紧握着一颗已经冒了烟

的炸弹。心跳得突突的，全车人都能听见；眼睛也找不到地方放了，

看什么地方都不自然，让人起疑。  

车怎么还不到站呢？快点呀！  

车终于停了下来，但并没有到站，是红灯。六子全身瘫软，快支

撑不住了。  

车到站，车门慢慢地打开了。六子逃命似的奔了出去。  

如果他稍微留意一下站名的话，他是绝不会急于下车的。  

4 

医生们紧张地抢救了七天，白脸才算活了过来。本来，他的父母

已经不让医院再费力抢救了： “这孽种，早死早好，要不将来也是个

祸害。 ”可是公安局却给医院下了死命令：一定要让他活过来，让他

开口说话。  

在他神志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时，讯问已经开始了。分局的张科

长问他： “那个人想杀死你，他是谁？ ”  

白脸摇了摇头，不知道。  

“我们知道你认识他。他叫什么名字？ ”  

还是摇头。  

“他想杀死你，你还要保着他？你说出他的名字，政府会给你做

主的。难道你不想报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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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摇头，不想报仇。  

“我告诉你，你还没有脱离危险，随时都可能死。你要是不说出

他的名字，你要后悔的。 ”  

这次连头都不摇了，紧闭着眼睛和嘴巴。  

讯问断断续续进行了一个多月，白脸只字未吐。  

最后，张科长叹了口气，对白脸说： “政府给你捡回了一条命，

希望你自己能爱护它。 ”说完就走了，再也没有到医院里来。  

不知是怕碰上公安人员，还是觉得他早晚得死，没什么价值了，

那些铁哥们和拜把子弟兄们谁也没有到医院来过。只有小六子，这个

过去从没被瞧得上的小佛爷几乎天天到医院来看他。来了也不说什么

话，只是默默地坐在病床边，呆呆地看着他。  

以后，他能吃饭了，小六子就天天登车出货，用偷来的钱买菜买

饭送到医院来。菜饭都是从有名的饭馆订的。  

一天，午饭时间过去好久了，小六子还没有来。白脸饿着肚子，

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正在睡梦中，他被六子推醒了。  

“大哥，快吃吧！我来晚了。 ”一块脏手绢托着几只冷包子。包子

也不干净，有的泡过醋，有的沾上了土，显然是讨来的。  

白脸擦擦眼睛，看清了小六子脸上的青肿，耳朵上裂了一道血口

子，半边脸都肿了。  

“谁打的？ ”白脸撑着坐起来，满脸怒气， “你说，是谁打的？ ”  

“没谁，捅货捅炸了，挨了顿揍！ ”小六子强挤出一丝笑，躲闪着

白脸的眼睛。  

白脸没再说什么，拿起一只包子，狠狠地咬了一大口。出院以后，

他让小六子搀扶着走进公安局，找到那位讯问了他一个多月却一无所

得的张科长。  

张科长显然不愿搭理他，淡淡地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没什么事，

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向张科长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张科长感到有点儿不对劲儿。在那小子的眼睛里，分明燃着一股

火。糟糕，要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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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科长带着几个干警赶到白脸家里时，他刚走。他给父母磕了头，

说，以后不要找他了，就只当没有生过这个儿子。  

从此，他失踪了。  

5 

夜十一点了，龙三还没睡着，不是不困，而是强挺着不睡。他要

等二姐睡死了以后，摸摸她的奶。  

全家就这么一间小屋，睡一铺大床。龙三从小就挨着二姐睡，也

没怎么着过。近来不知是怎么了，想摸她，想得厉害。特别是近来收

了几个小佛爷，天天给他上贡，腰里有了点钱以后，这个念头就更强

烈。  

那天，他给了二姐十元钱，二姐把衣襟撩开，让他看了一眼。他

伸手要摸一把时，脸上挨了一耳光，打得他心里直痒痒。  

心跳得厉害，手也打战，忍了几次，他终于没能忍住，还是把手

伸进了二姐的被窝，被窝里暖烘烘的，透出来的那股味儿，挺香。这

是哪儿啊？摸了好久也没找准地方。龙三闭上眼，竭力想象着二姐光

着身子的样子，想着她那对早熟的、圆圆的奶子。手一点一点地往里

摸索着……  

暗夜里，两只老鼠在墙角嬉闹，吱吱尖叫着。二姐在睡梦中嘟囔

了一句 “讨厌 ”，翻身向里睡去。在她翻身时，一团热热的、软软的肉

碰在龙三的手上。他的两腿间一热，遗精了。  

正在这时，有人轻轻地敲了两下门。  

“谁？ ”龙三警觉地问。  

“我，小六子。 ”  

他妈的，偏偏这时候来上贡！前不久龙三曾狠揍了小六子一顿，

限他十天内交够三十元钱，今天是第十天吗？  

龙三懒懒地从床上下来，披上衣服，打开屋门走到院子里。夜风

一吹，大腿根部凉冰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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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从墙角的暗影里走出来。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戴口罩的这

个人是谁呢？挺眼熟的。那个人摘下口罩，龙三傻了眼，他不是快死

了吗？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呢？  

龙三转身就跑。  

来不及了，一块方正平整的青砖结结实实地拍在了他的面门

上……  

6 

二虎出事的时候是一个傍晚。  

学校里的人都走光了，二虎才收拾书包回家。班主任老师为了改

造落后生，在这学期开始的时候封了他个劳动委员的小官。这就让他

挺高兴，说明人家瞧得起自己。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二虎干得挺邪乎，每天下课后都要一

个人把教室打扫一遍。值日生要帮着干，他一瞪眼，也就不敢了。这

样坚持一个月、两个月，闹不好能入个团呢！顶不济，也能把那个记

大过的处分去掉，背着那玩意儿，一辈子都难抬头。  

刚拐过学校的围墙，一伙人把他截住了。这些人都戴着大口罩，

帽檐压得很低，就露出两只眼睛，不怀好意地盯着二虎。  

只有一个汉子没戴口罩，他的面颊上有一块极大的伤疤，整个脸

被疤痕扯着，歪向一边，嘴角都和耳根连在一起了。  

两条汉子抓住二虎的胳膊，把他推到墙上。两臂被分开，两把锐

利的刮刀顶住了他的手。  

“那哥儿们是谁？ ”大疤瘌猛地夺过二虎的书包，扔进围墙里面，

恶狠狠地问。  

“土匪。 ”  

“大号？ ”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都叫他土匪！ ”  

两把刮刀一齐用力，刀尖钻进掌心，血顺着胳膊流进袖筒里。  

“住在什么地方？ ”大疤瘌又问，嘴凑近二虎，唾沫星子喷在他的

脸上，一股恶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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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刹海沿上。 ”二虎屏住呼吸，闭上了眼。  

刀还在往掌心里钻。眼发黑，浑身的肌肉都疼得打战，但是绝不

能叫喊，只要喊一声，今天就没命了。  

“圈子呢？ ”  

“哪个？大的还是小的？ ”  

“两个！ ”  

“大燕……小燕……”  

刀尖钻透了手掌，扎在砖墙上，发出喳喳的怪声。  

一个脸色苍白、面容俊秀的小伙子摘下口罩，厌恶地看了二虎一

眼，转身走了。  

7 

进了六月，北京城里就成了个大烤锅，热得让人受不了。阳光直

上直下地晒着，空气中充满着焦煳味儿。  

小燕烦透了。在街面上混的姐们儿，第一凭的是盘子和身条儿，

第二凭的就是行头。天气都这么热了，开春置的那身蓝制服还下不了

身。她整天窝在家里不出门，觉得丢不起那份人。其实，丢人不是光

丢自己的，我没衣裳穿，他土匪的脸上就有光了？  

前天晚上她去找了大燕，虽然吃了大燕妈的一顿白眼，可是话还

是跟大燕说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既然我在名分上是土匪的人了，

穿件衣裳，弄点零花钱什么的，他就得管。要不，你就干脆放了手。

凭我小燕的这份人才，又不是找不着主儿！  

暗下里，小燕对在厂甸碰上的那个小白脸儿挺有好感的，模样俊

气，有主见，说起话来也不撒野。每当想到白脸紧闭着眼睛，栽倒在

雪地上的样子，小燕总禁不住要鼻子发酸，掉几滴眼泪。现在，也不

知道他到底怎么样了，伤好了吗？土匪也真够心黑手狠的。  

不过，有时想起厂甸发生的那回事，也挺自豪的。争夺她的双方，

可是南北城玩儿主中的顶尖人物。  

下午，大燕喜滋滋地来了。她不仅给小燕带来了钱，而且还捎来

一整套夏季衣裳，从里到外，想得挺周全的。特别是那件乳罩，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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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绣着花边，看着就让人喜欢。小燕没有戴过乳罩，心里甜滋滋

的。  

“这是怎么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小燕心里挺高兴，嘴上却是

淡淡的， “怎么，你见到他本人了？ ”  

“我压根儿没去找他，找也没用，十块八块地就打发了。 ”大燕撇

嘴， “我早就跟你说过，土匪是只嫩家雀儿，还不知道疼人呢。 ”  

“那……这些是？ ”小燕疑惑地问。  

“你那位干哥哥给的，记得他不？ ”  

小燕的心里热乎乎的，脸上泛起一层红潮，害羞地低下头：“他……

他挺好的？ ”  

“他约你今晚见面，让我陪你去。 ”  

小燕默默地点点头，两只秀美的大眼睛水晶晶的，满是天真、幸

福的憧憬。  

那一年，她十六岁。当年的许多人都说，她长得美极了，以后再

也没见过长得那么甜、那么纯、那么美的姑娘。许多人还记得，她有

一副好嗓子，能甜甜地唱一首《沂蒙山小调》，能把人的心唱醉了。 

那天晚上的月亮真圆呀！那时，北京的天空中还不像今天这样地

多雾、多烟尘。在清新的夜空中，月光一缕一缕地挂下来，伸手就能

抓住它，揽在怀里。攀着月光，人能升到月空中去。  

永定门外，护城河边。这里，有杂草，有野树，有流水，有堤岸，

就是少有人声，静谧、安详、和平，是情侣们幽会的好地方。  

北城两枝花下了公共汽车，已经有人在汽车站等着了。一共是四

个，前后左右地护持她们，向着暗夜中的护城河南岸走去。  

在河边堤岸上与她们幽会的，也不是一个人，而是十几个。十几

条黑影在堤岸上一字排开，十几双眼睛泛着绿光，幽幽的。  

小燕有点害怕了，她抓住大燕的手，抓得紧紧的。大燕也好像突

然省悟到，她们这是来到了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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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精悍的汉子迎上来，他脸上带着笑，说话也挺和善的： “走

吧，甭怕。我们大哥在那边等着呢！ ”小燕一低头，看见了他手中的

那把匕首，刀锋在月光里泛着寒光。  

白脸把双臂抱在胸前，神清气傲地站在堤岸上。月光从他的头上

泻下来，他的全身披着一层银灰。小燕觉得他像是神话中的王子，既

让人崇拜，又令人畏惧。  

两枝花战战兢兢地走到他的眼前，站住了。他先是看了看小燕。

半年以前，这个姑娘还是个孩子，穿着件小花棉袄，显得伶俐、活泼，

挺招人喜欢。现在，她已出落成一个妩媚、艳丽的大姑娘了。看上去

她好像有点儿冷，身子紧缩着，两个肩膀微微地在颤抖。  

白脸叹了一口气，又把目光转向大燕，冷冷地说： “我打听清楚

了，你现在是没主儿的，而我的兄弟们都挺瞧得起你的，想和你玩玩，

这也不算不讲义气。 ”他咬了咬牙，又叹了一口气，把目光转向了天

空，转向了那轮月亮，接着说： “至于她，不是有了主儿吗？我也不

能坏了规矩。请她来，没别的，捎封信回去。 ”  

大疤瘌是第一个扑上来的。他利索地抱起大燕，怪笑着向杂草丛

生的堤背面走去。四五条汉子紧紧地跟在后面。不一会儿，从那里传

来大燕的尖叫声和汉子们淫荡的笑声。  

白脸一动不动地站着，还是仰头望着月空。然后，他慢慢地走到

小燕面前，目光射向她的脸。这张脸，在月光下显得楚楚动人，那双

秀美的大眼睛里，溢满了泪水，让人疼，让人怜。  

他把脸扭向一边，不再看她。这一刻，他似乎有些动摇了。  

晚风起了。从水面上掠过来的风很凉，很湿，带着一股腥味儿。

杂草丛中，还在不断地传来大燕痛苦的哭叫声。他隐隐地感到腹部的

伤口有些疼痛。  

小燕哭了，眼泪无声地滚落下来，像一颗颗断线的银珠。  

他伸出手，轻轻地摸了摸她的脸、头发和眼睛。然后，他深深地

叹了口气，闭上眼，掉转头向远处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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